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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会谈：奠定合作基础
俞剑英

   1922 年 8 月底的一个酷暑艳阳天
里，在上海莫利爱路 29号一幢西式小
洋房的会客厅中，孙中山与李大钊正促
膝长谈，就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等问
题进行了会晤。他们宏观开阔的视野、
兼容并包的精神，为两党走向合作奠定
了最重要和坚实的基础。

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早期代表人
在寓所会面，最早是中共“一大”代表、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汉俊。据考
证，1919年—1920年间，李汉俊曾到寓
所拜访孙中山。英国档案显示，他是孙
中山寓所的“常客”，孙中山是他“最重
要的朋友”。1919年 9月，李汉俊陪同孙
中山的日本友人宫崎滔天的长子宫崎
龙介到孙中山寓所拜访孙中山。李汉俊
询问了孙中山关于中国革命问题以及
南北和平问题的看法。在中共“一大”会
议上，李汉俊表达了自己对孙中山革命
运动的支持。

孙中山与苏俄共产国际代表人最
早的会谈，要追溯到 1920年。早在 1920

年 11月，被派往中国了解情况的共产

国际使者维经斯基，经李大钊建议，就
曾到上海莫利爱路 29 号拜访过孙中
山。维经斯基是孙中山联共政策形成过
程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是共产国际较
早派遣到中国的使者，也是第一位与孙
中山会谈的共产国际使者。

1922年 7月，共产国际决定要在中

国实行支持孙中山和促成国共合作的
建议。同年 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二
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
决议案》。8月上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会指示驻中国代表，加强同国民党的联
络。是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
开了中共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会
议，会议决定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
国民党。此后，中共代表人李大钊与孙
中山的联系便多了起来。8月底，李大钊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精神，与林伯渠一道

赴上海会晤孙中山。孙中山在莫利爱路
寓所客厅会晤李大钊等人，他们“畅谈
不倦，几乎忘食”。

后来，宋庆龄回忆那时的情景，深
深记得“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
钊”，认为他是“真正的革命同志”，能够
依靠他“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李

大钊见孙中山认同苏俄的社会主义，便
将正在中国联络的苏俄代表越飞也介
绍给了孙中山。

9月的一天，李大钊又来到孙中山
的寓所，两人谈兴甚高，围绕着孙中山
的《建国方略》一说就是几个小时。孙中
山当即提出，希望李大钊能够加入国民
党。李大钊表示，自己已经是第三国际
的党员了。孙中山非常诚恳地说，“这不
大要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
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于是由孙中

山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以个人身份加
入了国民党，成为中共党员中第一个以
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人。

1924年 1月 20日，在共产国际和
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中国国民党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
礼堂开幕。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
主席团 5名成员之一，担任宣言审查等
委员，并推动《孙文越飞宣言》顺利发
表。国民党正式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
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两党最终实现了
合作。

孙中山与李汉俊、维经斯基、李大
钊的会谈，建立了国共双方的信任和了
解，对之后的国共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有力地推动了
中国革命的蓬勃发展，推进了中国民主
革命的进程。

责编：徐婉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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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居住的小区里栽种了不少果树，其中有一株是
枣树。枣树原产中国，主要生长在北方黄河流域。江南
一带，枣树并不多见。我倒是经常观察这株枣树。小满、
芒种节气期间，枣树开花了，花朵细小，呈现黄绿色，与
树叶的颜色很是相近，香气也难以察觉。枣花在枝头成
簇成列，颇让人遐想红枣挂满枝头的景象。不过，开花
时节的枣树，终究是朴实无华且低调的。
中国的古典诗词并没有因为它的“低调”而轻慢了

枣树和枣花。古老的《诗经》里，就有关于它的记载。《国
风·邶风》中有一篇《凯风》：
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

氏劬劳。

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
无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
氏劳苦。

睍睆黄鸟，载好其音。有子七人，莫
慰母心。

凯风，就是初夏和煦的南风。棘心，
就是酸枣树的花。和暖的风吹来，吹拂
着酸枣树的嫩芽；酸枣树发芽了，酸枣
树开出黄绿色小花，酸枣树长出一簇簇
果实。这个过程，就像母亲辛苦抚育子
女，孩子们一个个茁壮成长。这种联想，
是《诗经》中常见的“比兴”。
酸枣，跟大枣是同一类植物的不同

品种。在中国古文字中，酸枣叫做“棘”，
这是象形字，说明它的果实是“并联”生

长的；大枣则叫做“棗”，说明它的果实是“串联”生长的。
“母氏圣善，我无令人。”母亲是天地间最伟大、最

善良的人，我却没有做到最好，能用什么来报答我们的
母亲呢？“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母亲把我们兄弟姐妹
养育成人，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安慰她的劳苦和心灵。但
是，母亲从来不会抱怨，从来不会索取，母爱永远是单
向度、无条件的付出。
初夏，万物繁盛。此时，巢里的小黄雀叽叽喳喳叫

个不停，等着母鸟觅食归来，纷纷张大嫩黄的嘴巴；小
猫咪围在母猫的胸前吮吸乳汁，吃饱了追逐打闹，母猫
眯缝着眼，一动不动。
诗三百，思无邪。“凯风自南，吹彼棘心。”这是一首献

给母亲的诗，传递着最古老的敬爱。母亲的关爱，就像这
温润的凯风；孩子的心灵，就像这朴实无华的酸枣花儿。
同样在初夏时节，唐朝诗人李颀写过一篇《送陈章

甫》，起头两句是：“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桐叶
长。”大麦黄了，枣花未落，梧桐的枝叶繁茂。两句诗里，
提到了三种植物，有一种风景画的感觉。我想，李颀创
作这首诗，应该是受到了《凯风》的启发。
北宋时期，年轻的苏轼在徐州为官，初夏时节行走

乡野、微服私访，写作了一组《浣溪沙》。其中一首写道：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枣花掩映下的乡村，人们煮茧缫丝、采摘蔬果，民
风淳朴，安静祥和。苏轼的心，留在了“野人”之家。
从农历四月到八月，再过小半年的光景，低调朴实

的枣花簇簇就将变成高调张扬的果实累累。杜甫在《百
忧集行》中回忆少年时光：“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
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还记得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吗？就像老电影在回

放。秋日光景中，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向我们跑来。他
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结实得像一头健壮的小黄牛。
因为馋嘴枝头的梨枣，“一日上树能千回”。看到这里，
我们都笑了：原来，杜甫小时候跟我们也一样啊！

捧读花笺句，诗书仰石窗 徐 兵

    2020 年 7 月 16 日凌点 12

分，周退密老驾鹤西去。当日笔者
早餐时阅之于微信朋友圈，未敢
遽信，驰禀于徐圆圆老师，圆圆老
师发来其与周师母的微信截图，
方得证实。顿感月来天哭，于今为
甚，乃无心进食，弃之而去。

梅雨季初，圆圆老师闻退老
有恙，然足疾不利于行，又因我
工作所在离退老不远，命往探
望，笔者与周师母电话联系，师
母正急于抓药无人，遂嘱我就便
寻购。送达之时退老适才安睡，
曲肱而枕，睡姿极似弘一法师，
师母说退老近来每每这样入睡，
未敢惊动。

当时想一定是因季节关系，
气压较低，退老毕竟已百又七岁，
心脏不胜其荷，俟梅雨季过去当
会好转，未承想天不遂人愿，退老
终于没有走出庚子雨季。

退老原名昌枢，字季衡，号
退密，亦号石窗，圆圆老师曾有
“捧读花笺句，诗书仰石窗”句，
即奉和退老之作也。晚年定居沪
上，颜其室名安亭草阁，室名得
来俱是写实，一则地处安亭路，
二则平生喜吟草，三则所居在二
楼。笔者数年前曾为退老治“安
乐亭侯”印，退老颇喜之，时常把
玩，未离案头。退老并发现了此

印的三种读法，回环往复，可以
读作安乐亭侯、安亭侯乐、安亭
乐侯，此实笔者有意而为，然未
知会退老，退老自己体味得来，
心下畅然。退老爱此三意俱佳，
爱屋及印，故把玩不已。笔者后
又仿赵次闲作“乐琴书以消忧”
印呈退老作新玩具，退老亦喜之

如前印。
圆圆老师每年中秋、春节前

必往安亭路，笔者随同，每去必
先约时，每至退老必已安坐南窗
藤椅，窗外绿意盎然，窗内满室
春风。退老见我们到了，先和圆
圆老师打招呼“圆圆，你来了”，
对我则称“徐先生”，周师母说退
老平时健忘，刚说过的事很快会
忘记，但圆圆老师来，他从未记
错，连带笔者也一并能报出名
来。退老不留须发，估计是方便
个人卫生，然神情安详，精蕴内
涵，未闻其声，儒雅之风已扑面
而来。

退老与圆圆老师都是上海
文史馆馆员，同时也是忘年的诗
书之交，据笔者看来，两人相见
聊得更多的是诗，圆圆老师每出

近作便呈请退老过目，退老则摇
头晃脑地吟咏，或赞或评，言必
有中，海上诗翁，名下无虚。因考
虑退老身体状况，圆圆老师亦不
多坐，如此则意犹未尽，每每再
想前往。

退老 1914年生于浙江鄞县，
6岁入学，高小毕业适遇北伐胜

利，因政府更易省校无法开学，
不得已入私塾清芬馆，师从黄次
会先生。黄先生乃名儒，退老天
赋颖异，兼得名师真传，后
于传统文人雅嗜皆有造
诣，根基当在于此。鄞县周
家，不仅是当地名门，也是
沪上望族，以经营房地产
著称，然退老先考周慎甫先生无
意经营，乐在一册在手，而义务
行医，退老承家风，遂拜沪上名
医陈君诒先生为师，边读医书边
侍诊，一年半后已能独立为人治
病，退老于其自传中对此亦颇自
诩，笔者以为，如无意外，退老大
概率将成为当世名医。退老后来
在大哥的鼓励下重新开始接受
现代教育，1940年毕业于上海震
旦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并取得律

师执业执照。退老自言其取得律
师执照后，马上就花 60银元加入
了复兴中路黄陂南路口的上海
律师公会。孤岛时期，退老退出
律师界以避开汪伪政府，去了中
法私立法商学院担任法学教授。
1948年秋，退老离开法商学院，
先后在大同大学、哈尔滨外国语
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任教，
1972年起参与编撰《法汉辞典》，
1979年《法汉辞典》出版，填补了
我国无法文工具书的空白。退老
另著有《周退密诗文集》《周退密
书法集》《墨池新咏》《退密楼诗
词》《安亭草阁词》《周退密先生

题签集》等。
周退老德高望重，为

海上耆宿。其于诗词、书
法、文史掌故、艺术鉴藏
等皆有造诣，享誉海内

外。并能岐黄之术，擅法文，为执
业律师，可谓真正的学贯中西并
集大成者，当世难得一见，1988
年起受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笔
者以为，如陈寅恪有“教授中的
教授”美誉一般，退老也堪称为
“馆员中的馆员”。

诗翁仙去，笔者已目见挽诗
无数，徐圆圆老师当天发来的是
“退自犹思启后学，密其所守识
前贤”。歌以当哭，退老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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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都说江南好，江
南是我故乡，她的好，我
以为只有以诗才能描述
得尽。这诗，似乎还只有
旧体诗才可尽意，如用白
话文、现代文，即使是散
文大家，新诗高手，恐怕
也难得江南之美的精华，
再怎么用心，也写不过古
人。我写散文颇多，但写
景的很少，写江南的更绝
无仅有。不是不能写或不
会写，是如回乡情更怯一
样，因为江南太美，美得
无词可描；因为江南太
大，大得无句形容。自己
才力有限，底气不足，怕
玷污了她，竟不敢动笔！
像美人一样，千娇百

媚，回眸一笑，令人消魂。
江南便是如此，她的明媚、
精致，她的恬静、内秀⋯⋯
作为江南女子，深得其味，
也深受其染，有时也悄悄
地感到自豪。其实江南很
大，怎么能都算是我故乡！

但潜意识里，就认为江南
都是我家：烟花三月扬州
的青翠，细雨霏霏苏州的
静谧，五月杨梅六月杏的
酸甜，宁波乡下石板路的
沧桑，古镇石桥边的雨
巷......更有卖花女清幽的
叫卖，伴随街边刚烫熟的

银蚶香......那都是故乡特
有的味道，是我从小就熟
悉的景致，在梦里都觉得
舒心！

江南特有的梅雨季
节，天时阴时晴，乍暖还
寒，一日几变，就像孩子
一样令人啼笑皆非，又觉
童趣盎然，真正别具一
格！就像今天，从早到晚，
大雨倾盆，街上积水，人
们惊叹天漏了！我原定计
划泡了汤，约好的朋友无
法来，该做的事只好放
弃。我被大水所阻又没带
伞，坐在豫园湖心亭的茶
室，望着满眼的雨发呆。
百无聊赖的我，心痛时间
被无端废去，本有一肚子
气，忽然想到美人都不好
伺候，她发起脾气来，柳
眉倒竖作狮吼，肯定更令

人爱怜！抱得美人归本应
付出代价。作为江南人，
得天地之灵气应比别处
多，女子似比别处美，得了
那么多好处，不谢上苍让
自己成了江南人，还敢抱
怨雨多水大？江南本多水，
如无水，女人哪会这么滋
润？还没来得及叹息，在心
里为老天爷讲情还没成
句，却雨过天晴了，热辣辣
的太阳当空照，行人涉水
各奔东西。我拿起电话催
朋友：“天晴了，还不快
来。”话没说完，又是一场
雨，一改刚才的豪气冲天，
变成淅淅沥沥的细雨，哼
着小调，粘着人的脚跟，不
离不弃。残雨收还滴，低云
去复留。我又打电话：“雨
下个不停，别来了！”朋友
说：“积水退了，我可出门
了。下雨正好做诗，与你
‘试问闲愁多几许’，赏雨
景，饮红酒，赛诗词，如
何？”

正说着，见一老妇蹒
跚而来，未带伞的她，衣
衫已湿了半边。有什么急
事？不顾天雨路滑外出，
还不知躲雨！心里为她暗
暗担心。忽见，一个女孩
把伞遮在了她左边，又一
个青年把伞撑在了她右
面，老妇似浑然不觉。三
人没交流，只是并肩向前
行，陌生人的举手之劳，
为老妇撑起了温暖的一
片天！这一幕，看得心里
柔出水来。

到此，怨气没了。望
着阴沉沉的天，赞叹白天
的雨，力大无穷，下得真
透，涤尽天下无情；又觉
得黄昏的雨，缠缠绵绵，
真是多少楼台亦诗意。家
乡的河，江南的河，会更
加明亮清澈了吧？

江南的雨，或轻声细
语，或周身沸腾，或静默
忧伤，都为我的故乡谱写
着绮丽的情歌。一方水土
滋养一方人，江南女子如
此妩媚秀丽，定是因为江
南的雨，江南的水。时时
浸润在清亮亮的水中，这
身子、这心，这脾气怎能
不香糯甜软！女人变成读
不尽的诗，怎会不美得令
人缱绻！

语丝

    人生没有彩排，逝去
的不会回来。眉毛上的汗
水，眉毛下的泪水，我们
总得挑一个。

一 言

    明天请看
《一次记者招
待会：重申〈北
上宣言〉》。


